
笔误或谬改
陈传荣

    《红楼梦》第七
回，焦大醉酒之后
发泄骂人最为经
典。多年前读到焦
大如此骂人“咱们

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之时，心中不由一愣，常说的
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吗？然而，以曹公之严谨，绝
不至于犯如此低级错误。可以推测，此处是故意把话写
反，如此鲜活体现焦大酒后之语无伦次颠三倒四。

然最近看某出版社的新版《红楼梦》，发现此处已
经被改成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正确”是正确
了，但原文的意思也就没有了。

文学作品，“规范”可不是唯一标准，无论语言，还
是其他。手上如果有《红楼梦》的朋友，不妨把书找出来
看看，你的那个版本究竟是“红进白出”还是“白进红
出”。欢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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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识
党
费

刘
向
东

    7月 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父亲弥留时托我替他
交纳最后一笔党费的日子。其实父亲住进康复医院后，
每年的党费都由我去居委会代他交纳。可父亲时不时
地还要过问，似乎只有“党费”两字仍在他那逐渐衰萎
的脑子里活跃着，一旦稍有记忆，就会骤然闪出而令他
目光熠熠地向我反复叮嘱。
我对党费的最初印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住松

江天马山部队营区的一个星期天。这天下午，我见腰扎
皮带斜挎手枪的父亲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伏案写字，本
想去找新一期的《解放军画报》，可发现对面的桌子空
着，就生出一个念头：应该在父亲的眼皮下写作业呀。
他见我认真做功课，我再开口兴许就能要上一毛钱，不
就能买回电影连环画《奇袭》了吗？我很快拿来了课本

和本子，当着父亲的面“认真”抄写毛主
席诗词，还故意翻动书本弄出响声，好让
父亲注意我的“用功”。然而，父亲似乎识
破了我的心机，只顾埋头书写着。而他手
中笔尖的沙沙声仿佛《奇袭》里的紧张乐
曲和镜头，驱使着我鼓足勇气又拐弯抹
角地对父亲说：“《奇袭》里的志愿军真勇
敢，要是再看一场就好了。不过，新华书
店倒有《奇袭》小书了。”但父亲毫无回
应，也没抬眼。正当我欲再次开口时，一
声响亮的“报告”堵住了我的嘴。进门的
是熟悉的文书叔叔。只见他立正敬礼：

“首长，我来收党费！”说完递上印有红五星和党费红字
的大信封。父亲放下笔肃然起立，从衣袋里掏出一毛钱
恭敬地放入信封后和文书互相敬礼。我看着转身而去
的文书叔叔，再看看父亲近乎冷漠的眉宇和埋头写字
的专注，蓦然意识到原先的念头已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时，我第一次听到“党费”一词，不知道是什么意

思，也没敢多问。但父亲把钱放入“党费”信封时的恭敬
和与文书互敬军礼的情景，让我顿然感到这“党费”一
定非同寻常。尤其是父亲那庄重的神情，更令我对“党
费”生出一种特别的亲切和敬意。后来，我才知道，父亲
是共产党员，党员就要按时交纳党费。那时的父亲要养
活几口人，从不多花一分钱。除了交党费，省吃俭用下
的钱还要支付老家的奶奶和叔叔治病欠的外债。自那
以后，我再也不向父亲讨要零钱买小人书了。
记忆中，无论是父亲转业担任党委书记，还是退休

在家，都始终不忘党员的称呼。在他眼里，社区的支部
生活、治安巡逻、志愿者服务等活动都是头等大事，决
不能有丝毫的落后和马虎。有次父亲带头为地震灾区
捐献“特殊党费”，母亲嫌他捐多了就奚落了几句是“瞎
积极”。父亲理直气壮地说：“不积极，还算是党员吗？”

2015年春节间，患病的父亲又不幸跌跤骨折，手
术后住进了康复医院。有天，护工阿姨来电叫我去趟医
院，具体啥事也没说明。等我冒着百年未遇的红色高温
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平日卧床的父亲居然端坐在
轮椅里，等在走廊里，翘首以待。他一见我就凑近说：

“听说党费要调整，你去居
委会问问我交多少，要按
规定办。”他怕我耽搁，还
叫我早点去问。
两天后，我把红色党

费收据交给父亲，他抖抖
索索地拿着直愣愣地端详
了好一阵子才点头微笑，
算是放心了！

另一个世界
张 猛

    婷婷是我们班的一名同学，如果不
和她说话，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有听
力障碍的孩子。
不知什么原因，耳聋似乎特别偏爱

这个家庭，从她祖父到父亲都是聋子。等
到婷婷上学后，父亲一狠心买了几千元
的助听器，可是效果不好，婷婷依然封闭
在另一个世界里。三年级那个夏天，去外
地打工的母亲回来了，
和父亲离完婚就永远离
开了这个倒霉的家庭。

转眼婷婷上了初
中，经常有孩子在她耳
边大喊大叫，喊她“小龙女”。她常常告
诉老师：“如果 XXX再冒犯我，我可不
客气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她就拍桌
子，摔书，在后面追着打。课堂上她总是
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看着老
师。听不见的内容课后看同桌笔
记，不懂的问题就写在纸上问同
学或老师。婷婷的字写得清秀干
净，就像她的人一样。她的成绩
超过同桌一大截，直到初三，每
次考试几乎能考进班级前十名。她在作
文中写道，“一颗星星的陨落并不会黯
淡整片天空，一朵花的凋零并不能失去
整个春天”“好好学习，争取以后去看外
面的世界”⋯⋯
居家上网课的日子，我特别牵挂婷

婷，云平台播放的课程视频，只有语音没
有字幕。我用微信问她怎么听课，她说在
手机里下载了一个很神奇的软件，能把

语音转换成文字，不但可以同步，而且连
标点符号都有。讲话的声音越标准，转换
出来的文字就越准确，偶尔出现错误，也
不妨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我真没想到，
她竟然能利用这么好的高科技手段。在
学校搞线上教研时，我把她的做法制成
美篇，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赞。

核酸检测那天，下着小雨，孩子们撑
伞在雨中等候，有些好
久不见的老师或者学生
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
躲在口罩后面小声聊
着，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排好的队伍很快就站歪了，广播三番五
次地喊也无济于事。婷婷在孤独的伞下
静默着，站成属于自己的世界。

检测进行得很快，身穿厚重防护服
的医生不停地把一支支取样的签子插

进学生咽部，又迅速将样本装进
小瓶里，还要一丝不苟地贴上标
签。有的同学在前面呕，有的在
后面笑，还有走出检测室偷偷骂
人的⋯⋯轮到婷婷时，她也呕了

起来，等把口罩戴好转身离去之前，她对
低头忙碌的医生郑重地说了声：“谢谢！”
医生抬起头，回答道，“也谢谢你的配
合”。这是全班四十多名同学，也包括在
旁边检测的教师，让我听到的唯一一句
表达感激的话。

那一刻，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柔软
了，明亮了，而这力量就来自于一个弱小
而残缺的世界。

理解 包容 创造
叶良骏

    人活着，都有压力，如不能化
解，积累起来便成了身心皆伤的焦
虑。对于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当代
青少年来说，很多孩子却哀叹自己
“苦海无边”。原因也许很多，但过重
的求学压力，少有空间关注生命的
多彩与莫测，无疑是重要因素。孩子
只有一个童年，一个青春，教育不能
以单一标准去评价活泼的生命，更
多的应是留一片天空，让孩子们自
由地放飞。在翱翔中，他们碰壁、折
翼、迷失方向都是成长。陶行知的育
人观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

我 11岁进入陶行知创建的学
校，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浸淫在陶行
知教育思想之中，最大的收获是学会
坦然面对各种困难。刚上初一，陶门
弟子马校长鼓励我向报刊投稿，写了
几十篇，只收到一大堆退稿信，成了
全校的笑柄。校长对我说了两句陶行
知名言：“好也不算好，坏也不算坏，
好好坏坏任人讲，心中玉一块。”我懂
得了，做好自己，不必在乎别人说什
么。另一句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以至于成。”我明白了只有坚持，才能
成功。于是，我继续写，终于发表了处
女作。因此，才有了今天的我。
在母校，把陶行知倡导的“百折

不回的精神”放在育人首
位，不断创设环境，让学生
直面人生。初二寒假，全校
去龙华灭钉螺。我们住在

四面透风的草棚，个个冷得哭。张老
师吟起陶行知住牛棚的诗：“一闻牛
粪诗百篇，风花雪月都变节。”他带
我们跑步取暖，走过寒霜遍地的木
桥，他又吟起温庭筠的诗：“鸡声茅
店月，人迹板桥霜。”我们身上暖了，
心里诗意盎然。学校向我们展示生
活的另一面，痛苦、磨难、失
败⋯⋯诸如在伸手不见五
指的夜晚，去教农民识字；
晨曦刚露，我们就在操场上
锻炼，下雪天也不例外，还
有种麦、摘棉花、种山芋、炼钢铁、拉
黄鱼车等，让我们在劳其筋骨、苦其
心志之中树立信心，练就战胜环境
的能力；让我们带着一颗坚强的心
前行，再苦再难，也绝不会被击败。

如果我们的孩子只知读书，不
了解“人生是欢乐与患难交织而
成”，一有不顺，就会不知所措，无法
排解，常会生出事端。小赵有艺术天
赋，今年艺考名列前茅，但学习成绩
差。高考在即，他不做功课，天天画

画，妈气得砸了画架，他负气出走。
我在画室找到他，问他，你要考美
院，文化考试不过关，进得去吗？要
上大学只有高考这条路，既然环境
不能变，就只能去下苦功，好好复习
迎考。一语中的，他回家了。
小艾妈离婚再嫁，他有了继父，

但他想念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因为
当时年幼，他忘了他们的姓名、住
址，妈又不肯说。他回乡下老家打
听，也失望而归。他的心结难解，躲
进房间再不肯出来，从此打游戏、睡

懒觉，不说一句话。我去了
他家，我问他，这个样子，就
是找到了亲爸爸，除了让他
伤心，还能给他什么？“儿童
有许多痛苦，是由于父兄师

长之不了解。”心灵缺少沟通，大人、
孩子都辛苦，才会彼此伤害！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

的宝贝。用理解包容创造宽松的环
境，解放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允许他
们犯错，鼓励他们尝试，支持他们接
受失败，教会他们与患难搏斗为乐。
十八般武艺在身，别说是疫情宅家，
再大的难处也吓不倒他们！这样，他
们就能发荣滋长，即使屡败屡战，也
能熠熠生辉。

南风起，大麦黄
王季明

    黄梅雨黄梅天，过去，户外，湿
答答，阴沉沉，雨如丝，如麻，如雾。
如豆？有，很少，到炎夏雷阵雨才有。
时断时续，人蛮闷的。农家屋里，家
家泥地上，本来邪气光溜，干、硬、
净，现也在出汗，亮晶晶，湿汪汪。人
也感到要发霉了。麦已割，秧已插。
做点啥呢？
也许，现不懂的人会问，为啥不

铺水泥、木地板呢？这与问吃不
饱米饭的人为啥不吃面包，理
一样。水泥，上个世纪七十年
代，乡下想买？做梦去吧！上海
市区，凭户口本，拎了只铅桶
去，骑车———自行车，只能几斤，补
补什么缝，嵌个什么洞，还勉强行。
那农民可难了。晓得？
说回来吧，那伲浦东人做点啥

呢？浦东每个宅头上，竹篱笆小枝杨
圈里，远近均无闲人，忙，做酱黄搨
饼。准备做吃一年的酱菜。
不是割了麦吗？“四月南风大麦

黄”，农历四月，
推磨磨粉，大麦

粉。再用粗绷筛筛出粉来，揉成黄黄
的面团，做成像小鞋底似的酱黄搨
饼，先放到蒸笼里蒸，蒸好了。冷却
了，然后拿个干净栲栳（不懂的请查
《水浒传》第 25回武松杀嫂段）来，
倒过来磕干净，铺上一层新麦秸秆，
把饼一个个分开，铺在上面，铺满
了，再铺一层麦秸，再是一层饼，直
到栲栳装满。搁在闲处。不到一个

月，六月初，大（念杜）日（念聂）头，
打开都霉了，一股霉香味直冲鼻子。
把霉尘用板刷刷干净，大太阳底下，
晒干，备好。盐要粗盐，姜，再到药店
买几束好甘草，切成一段一段，用上
好井水，倒入酱缸里。这缸现已绝
迹，得说说。比脸盆大，酱黄色，外面
粗糙，里面略光滑点，都从宜兴来。
家家都有，且有几只，或成套。是吃
饭家生，要用格，能没？甏放米。缸做

酱，踏咸菜。
能没？不过，
米甏，外壁要细巧些，开口处细腻光
溜不剉手，下面横条丝纹，易搬移。
家家都也有几个，富一点的，更多。
现在姑娘要讲白富美，老法里时，要
看缸甏多不多。很简单，会过日子，
就行，没啥过多花样经。

两三天，香气满宅，漫漫游荡，
悠悠飘扬。一周以后，把糠筛格
大里晒过的嫩黄瓜放进，三四
天后，杨柳荫里榆树底下，泼过
水扫过地，摆开小台子竹椅子
木矮凳，一家人吃夜饭。品尝新

酱瓜、一切两的新咸蛋，鲜，甜咪咪，
咸呔呔，赞来难以言语。树上柴（念
沪语音的柴）蝉在开始鼓噪了。那已
是夏景了。一阵阵清风吹来，那可是
天上人间！

但这都是老底子老法头的辰
光，还不懂的，可问问老戏阿必大拉
婆阿妈。

但要好太阳! 现在的天气可能
要弄僵格，做酱瓜。

七夕会

美 食

岁月的花期
周文莉

    锦瑟年华不老容颜，

追忆人生初见。

雨巷花伞，长发吹起，

叶绿牵绊了谁的视线？

红尘邂逅泪水潸然，

那是最美遇见。

江南水婉，廊桥岸边，

步履牵动了谁的思念？

摇曳的百合，风中奇缘，

光与影的和谐， 声与
画的对白。

岁月的花期，不甘沉淀，

梦想常在 芳华永远。

“俩
宝
”再
就
业

纪
忠
鑫

    我爸妈在银行工作了，可又不能算是银行员工。为
什么呢？因为一个是保安，一个是保洁，分属于保安公
司和保洁公司，我戏称他俩为“俩宝”。“俩宝”工作在相
同的银行、不同的网点，所以更有了话题。你们行昨天
顾客多些、我们行今天顾客多些，触及不到银行业的核
心业务，饭桌上却也话题满满。
对了，还忘了交代重要的一句。俩人是退休一年多

后重新披挂上阵，奋斗在职场。游山玩水一年多，玩累
了，我还没结婚，他俩没小孙儿玩，于是
想趁着“年轻”，再工作一番。
退休前，老两口是普通工人，文化程

度不高，没什么一技之长，想再就业其实
没啥好去处。但是有了想法以后，先是我
爸不知怎么打听到了去银行干保安。上
班前他特意去银行考察了一番，咨询了
工作强度，觉得自己能干。没过俩月，靠
着在银行工作的“强大”人脉关系，他竟
然给我妈也介绍了个银行的工作，保洁。
我妈试做了一天，觉得不错。
这样，俩人的职业第二春又开始了。
其实一开始，我问过他俩有没有心

理障碍？真怕他们抹不开面子，只是为了
挣钱去干活。我爸说有一点，见到熟人有
些尴尬。我说那就别干了，他又说没事，
两天就习惯了。我妈倒是很开朗，她的那
些退休姐妹们，还希望我妈帮忙物色有
没有类似的活。据说他们这样刚退休、身
体又好的，挺抢手。
虽然他俩干得不亦乐乎，但我还是有些担心，有些

不忍。趁着周末，两个银行网点我都去过，在门口偷偷
观望。我爸在大厅里笔挺地站着，有时给人复印个身份
证、银行卡，跟大堂经理有说有笑的。我进去后，他热情
地把我介绍给大堂经理：“银行出了一款理财产品，让
经理给你介绍介绍，看看能不能买？”我妈倒是不跟人
说话，只顾埋头干活，因为她干完活就可以走了。我进
去调侃她：“来检查卫生。”她的同事知道我是她儿子
后，说：“哦，少爷啊。还不快帮你妈干活。”我妈说：“干

完啦，他们年轻人干活还
不如我们。”“就知道疼儿
子。”大家开玩笑。

看着他俩快快乐乐
的，新同事之间也是客客
气气、相处融洽，我放心了
许多。如果我看到有任何
一个人说难听话，或者他
俩脸上阴沉沉的，肯定会
冲上去说：“不干了，走。”
自从他俩在银行工作

以后，什么扫码取款可以
免费得卷纸，存款送大米
等等消息，我家总是第一
个知道。原先不敢下载的
银行 App，现在也玩得溜
了。甚至，我作为家庭理财
师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
近朱者赤的他们对利率行
情了如指掌。
老两口高兴，我也高

兴。退休再就业是为解闷
儿，但是对于父母，这当然
只是一个方面，还有隐含
着的：想给孩子多攒些钱。
他们不说，我心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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